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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重塑意识形态的生产与传播机制ꎬ 其技术应用与传播实践的

深度融合ꎬ 既蕴含着意识形态的隐喻性表达ꎬ 又存在具象化风险扩散的现实可能ꎮ 系统解析生成式

人工智能嵌入社会价值观念的作用机理并提出有效应对策略ꎬ 已成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考量ꎮ
交互界面设计、 数据训练集构建、 算法模型架构与深度伪造技术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要素ꎬ 既

构成特定文化价值及其意识形态渗透的实现路径ꎬ 又成为诱发群体认知偏差与主流价值认同危机的

风险传导中介ꎮ 为了实现技术赋能与人文关怀的辩证统一ꎬ 构建良性互动的人机生态ꎬ 开展消除数

据偏见与算法监控的技术治理并构建多方参与的协同机制ꎬ 成为反对单边数字霸权并推动数字命运

共同体建设的必由之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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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ꎬ 生成式人工智能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ꎬ ＧＡＩ) 正在利用深度学习技术重塑人类

精神生产的智能化图景ꎬ 其经由数字交互、 数据训练、 算法架构和技术伪造等符号系统与物质性载

体等中介ꎬ 在技术中立的外衣之下ꎬ 实现了特定文化语境中意识形态隐喻的具象化转播ꎮ 如此一来ꎬ
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完成了 “思想意识的自然化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和合法化 (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① 的隐

喻认知ꎬ 更通过发挥 “破坏那些复杂的等级结构体系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② 的政治功用ꎬ
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规训的新型技术装置ꎮ 诚然ꎬ 以 ＤｅｅｐＳｅｅｋ (深度求索) 等为代表的国产大模型ꎬ
凭借其快速迭代升级、 应用范围广泛与全球化协作开发等技术优势ꎬ 为拓展和优化主流意识形态的

内容视野与话语叙事提供了新机遇ꎬ 但由于其与 ＣｈａｔＧＰＴ (聊天生成预训练转换器) 类生成式工具

同属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体系ꎬ 语言本身固有的意识形态属性与技术的扩散效应相互交织ꎬ 共同构成

了意识形态安全的风险诱因ꎮ 为了有效防范并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意识形态风险ꎬ 推动以技术民

主化与数字平权为内核的多主体协同治理势在必行ꎬ 也具有现实可能性ꎮ

一、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意识形态隐喻及其规训功能

依循 “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③ 这一隐喻的本质ꎬ 意识形态隐喻指向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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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定的 ‘文字转换’ 让听者从中领悟其中的要义ꎬ 从而达到共同理解的目的”①ꎮ 可见ꎬ 隐喻不仅

是一种美化与辅助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修辞手段ꎬ 而且是一种通过意象符号传递价值观念的认知工

具ꎮ 尽管隐喻本身并不直接关涉价值判断ꎬ 但当其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表达相结合时ꎬ 便形成

了一种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意义生产机制ꎬ 这种机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和重塑公众的主体意识与社

会认同ꎮ 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影响ꎬ 是因为隐喻本身具有概念建构和语义整合功能ꎬ “借助这种建构

权ꎬ 人们可以对事物进行符合自己意识形态与社会权力的界定、 划分与归并”②ꎮ 当这一语言机制融

入生成式人工智能时ꎬ 情况便发生了变化ꎮ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核心是模拟人脑神经网络ꎬ 能够跨越

不同的语义领域并推动其意义互通ꎬ 这固然打破并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模式ꎬ 但也因其具有数字

监控与算法黑箱的不透明性等技术特质ꎬ 而在其系统内部自发地产生意识形态风险ꎬ 乃至与西方中

心主义意识形态产生深层关联ꎮ 故而ꎬ “人工智能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或关于智能的问题ꎻ 就政治

和权力而言ꎬ 它不是中立的”③ꎬ 无论是存在于社会中的偏见ꎬ 还是源自算法或数据科学过程的偏

见ꎬ 本质上都具有意识形态属性ꎮ
第一ꎬ “知识奇点”④ 的认知革命内含脑力替代的 “认知外包”⑤ 隐忧ꎬ 隐喻着消解人之主体性

及其批判意识的技术解决主义ꎮ 作为人脑机能的延伸与拓展ꎬ 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数据训练和算法

设定ꎬ 不仅可以产生一种 “机器感知”ꎬ 替换并中介人的身体认知与主观体验ꎬ 而且能够基于抽象

的计算结果ꎬ 进一步实现自主化创新的知识生产ꎮ “人将所接受的数据输入转化为新信息ꎬ 然后通

过将这些与其他概念相联系ꎬ 赋予其意义ꎬ 从而产生了知识”⑥ꎮ 可见ꎬ 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 “一般

智力” 的对象化ꎬ 打破了 “实践—身体—认知”⑦ 的传统知识生产逻辑ꎬ 从而逼近无意识认知驱动

的 “知识奇点”ꎮ 这就意味着ꎬ 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人脑的 “外包工具”ꎬ 通过知识生产的自动化程

序ꎬ 将人类思维限制在既定框架之中ꎬ 这不仅使知识本身异变为纯粹的数据集合ꎬ 而且导致具有主

体能动性的认知活动降格为被动的指令服从ꎬ 从而消解了知识的意向性和主体意识的辩证否定性ꎮ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ꎬ 这一脱离真实生活实践与生命体验的 “机器感知”ꎬ 却被推崇为实现真理

认知和揭示存在本身的必要介体ꎮ 然而ꎬ 这种以计算主义为基础的知识自动化生产机制ꎬ 其 “为计

算而计算” 的运行逻辑ꎬ 隐喻着一种 “把一切都重新界定成有待技术去解决的问题”⑧ 的技术解决

主义意识形态ꎮ 在此过程中ꎬ 人类认知活动与生命存在原本的有机联系被割裂开来ꎬ 导致认知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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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理学中ꎬ “奇点” 这一概念通常用于描述在极端物理条件下ꎬ 时空结构或相关物理量出现剧烈变化甚至趋于无穷的现

象ꎮ 在社会科学中ꎬ “奇点” 这一概念则常被用来指代由技术进步所驱动的社会结构、 制度安排或文化形态的深刻变迁ꎮ “知识奇

点” 可以理解为知识积累或技术进步达到某一临界阈值时ꎬ 人类知识体系由此发生结构性转变和根本性重构的关键转折点ꎮ 生成式

人工智能在学习算法的驱动与电子、 机械组件的支撑下ꎬ 正逐步获得将海量数据转化为新型科学知识的核心能力ꎮ 随着技术进化进

程的加速ꎬ 人工智能不仅将突破信息获取能力的瓶颈ꎬ 更能实现从已有信息与数据到知识的深度转化———这种转化能力恰恰是其逼

近 “知识奇点” 的关键特征ꎬ 使其得以具备 “认识” 世界的智能属性ꎮ 参见涂良川、 钱燕茹: «人工智能奇点论的技术叙事及其哲

学追问»ꎬ «东北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ꎮ
“认知外包” 是一种认知分工方式ꎬ 指人类将部分思维活动和认知任务委托给外部智能体 (如设备或组织)ꎬ 以达成特定目

标ꎮ 其核心在于借助外部智力资源弥补自身认知局限ꎬ 从而提高任务完成的效率与质量ꎮ 参见余胜泉: «跨越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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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进行各种感知活动的身体为中介ꎮ 正如恩格斯所言ꎬ “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ꎬ 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ꎬ 而

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ꎻ 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ꎬ 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ꎬ 而且 “随着手的发展ꎬ 头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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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确定在哪些环境和层次上能够产生关于他们自己的意义”①ꎮ 可见ꎬ 当工具理性被绝对化为目

的本身时ꎬ 这一异化现象及其背后潜藏的技术解决主义意识形态隐喻ꎬ 就会使人类思维活动与其生

命本真状态之间失去内在联结ꎬ 思维成为被动的工具ꎬ 生命则成为工具的对象ꎮ
第二ꎬ 多渠道数据嵌入建构隐形监控的 “数字化全景监狱”ꎬ 催生了数字化崇拜的数据拜物教

意识形态ꎬ 隐喻着量化的自我被全方位集体凝视的生存困境ꎮ 生成式人工智能依凭其技术迭代的自

组织能力ꎬ 能够将开源数据整合为多元语义的语料库ꎬ 以实现对自然语言的精准解读与答案文本的

标准化生成ꎮ 更进一步ꎬ 语料库根据创建和更新方式的不同ꎬ 又可分为被动收集和主动采集两种模

式ꎮ 其中ꎬ 被动型语料库的建立需要借助系统自动保存用户输入的信息ꎬ 而主动型语料库则依托数

据爬虫技术ꎬ 高效获取大量数据ꎮ 然而ꎬ 无论是用户自发的数据 “输入—收录” 过程ꎬ 还是系统主

动执行的数据抓取操作ꎬ 都意味着个人日常生活情境中所遗留的数据足迹ꎬ 被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预

训练与微调技术 (Ｆｉｎｅ－ｔｕｎｉｎｇ) 所监控ꎮ 当监控突破了物理和时空的限制ꎬ 就不再仅仅是一种技术

手段ꎬ 而是演变为一种施加于个体之上的权力运作体系ꎮ 就此而言ꎬ 福柯所说的全景敞视监狱并未

在人工智能时代退场ꎬ 而是以超时空的形式实现了全域覆盖ꎬ 由此打造了一座由瞬时监视升级为实

时监控的 “超级全景监狱”ꎮ 区别在于ꎬ 在全景敞视监狱中ꎬ 相对集中分布的受控个体仍可觉察到

来自中心瞭望塔的权力规训ꎬ 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监控ꎬ 通过在预训练阶段的混合数据收集和动态

对话采集ꎬ 使个体陷入一种特殊的自愿性强制状态ꎬ 即个体看似主动公开日常行为数据ꎬ 但这种公

开本质上是被技术机制引导和塑造的强制性行为ꎮ 这一过程表明ꎬ 原本自主且自觉的行为主体ꎬ 在

主动 “通过自我展示和自己揭露ꎬ 参与到它 (指 ‘数字化全景监狱’ ———引者注) 的建造和运

营”② 过程中ꎬ 逐渐被塑造为由自我监测数据所建构的数字化人格模型ꎮ 而这种将身体机能与存在

价值转化为可计量数据的异化情境ꎬ 更深层次地隐喻着一种数据拜物教意识形态ꎬ 即无论是生命体

还是非生命体ꎬ 唯有被编码为数据代码ꎬ 方能获得身份认证与价值确认ꎮ 正如尤瓦尔􀅰赫拉利所言ꎬ
“目前最耐人寻味的新兴宗教正是 ‘数据主义’ (Ｄａｔａｉｓｍ)ꎬ 它崇拜的既不是神也不是人ꎬ 而是数

据”③ꎮ 在这一自由与规训并存的 “精神悖论” 中ꎬ 主体经历了自我客体化的异变ꎬ 不自知地卷入数

据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力之网ꎮ
第三ꎬ 深度学习神经网络的算法设计引发虚假客观的 “黑箱效应”ꎬ 隐喻着 “后真相时代” 信

息过滤歧视的民粹主义话语ꎮ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法逻辑在于依托模拟人脑神经元的计算模型ꎬ 如

生成对抗网络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ꎬ ＧＡＮｓ) 与变换器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ꎬ 完成将意识形态话

语生产包装为 “数字真理” 的自动化输出ꎮ 诚然ꎬ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生成器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 和判别器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ｏｒ) 通过动态博弈提升了算法预测的准确性ꎬ 但其内部结构与推演路径难以被人类直接

观测的不透明性ꎬ 也为民粹主义话语的生成提供了技术基础ꎮ 一方面ꎬ 算法模型将复杂的社会矛盾

简化为可计算的敌我二元对立ꎬ 并将特定的政治价值编码为一种认知霸权ꎬ 这一认知霸权表现为

“一种特殊的请求ꎬ 或者不合理地要求一种特权”④ꎬ 制造出脱离现实语境的 “虚假客观性” 幻象ꎻ
另一方面ꎬ 掌握算法规则的技术权力集团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ꎬ 将算法黑箱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偏见

嵌入 “后真相时代” 的社会文化场域ꎬ 催生了 “不仅是一种本体式经验现实 (一种特殊的政治)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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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是政治的同义词” “就是政治本身”① 的民粹主义政治话语ꎮ 这意味着ꎬ 个体在社交媒体中推崇

非精英群体评论而否定专家知识的 “认识论的民粹主义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②ꎬ 背后是民粹

主义政治家在操控ꎬ 其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法过滤和 “黑箱效应” 进行权力运作ꎬ 将远离公众

视线的虚假信息ꎬ 粉饰成具有煽动性的大众呼声ꎮ 这种做法本质上类似于一种 “有组织的意识形态

运动”③ꎬ 最终会导致公众丧失批判性认知ꎬ 而这一批判性认知本应指向的是ꎬ 生成式人工智能何以

重塑事实真相ꎬ 以及如何规制公共讨论及其传播方式ꎮ
第四ꎬ 技术的价值负载潜隐着文化渗透的数字采邑机制ꎬ 隐喻着金融—技术垄断资本主义加剧

不平等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数字殖民主义路径ꎮ “人工智能算法借助技术的 ‘伪中立性’ꎬ 将其所承

载的价值立场渗透到社会结构中ꎬ 逐渐固化为一种意识形态模式”④ꎮ 以 ＣｈａｔＧＰＴ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

工智能ꎬ 作为当代技术发展的典型形态ꎬ 其表象的中立性下隐藏着深刻的价值负载与权力运作机制ꎮ
在经济全球化与数字化交织的时代语境下ꎬ 这类生成式人工智能体依凭其在算法架构和数据训练中

的优势ꎬ 不仅塑造了全球范围内的信息流动方式ꎬ 也进一步强化了数字文化领域的不平等格局ꎬ 从

而形成了一种对全球文化生态的数字殖民效应ꎬ 并在深层次上维系甚至加剧了传统地缘政治中的权

力不对称结构ꎮ 一方面ꎬ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代码叙事构成意识形态嵌入的微观场域ꎮ 阿里研究院发

布的 «大模型训练数据白皮书» 显示ꎬ 互联网上中文语料和英文语料占比存在显著差异ꎬ 英文语料

占比高达 ５９􀆰 ８％ ꎬ 而中文语料仅占 １􀆰 ３％ ⑤ꎮ 这种严重失衡的数据结构ꎬ 导致模型输出的语义结构带

有显著的西方中心主义特征ꎬ 并指向一种非西方文化遭遇系统性排斥ꎬ 而西方价值观则加速全球渗

透进程的 “数字巴别塔效应”⑥ꎮ 另一方面ꎬ 资本逻辑与技术权力的共谋机制构成数字殖民主义的运

行中枢ꎮ 以微软－ＯｐｅｎＡＩ (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联盟为代表的 “资本—技术” 复合体ꎬ 诱导全

球用户加深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及其技术的依赖ꎬ 同时制造了科技巨头作为 “领主”⑦、 用户作为附庸

的 “数字工厂”ꎬ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被迫沦为数据采集与财富资源攫取的新型场域ꎬ 这一数字化殖

民情境生动揭示了 “数据殖民主义不仅仅是一个 ‘隐喻或解释镜头’ꎬ 而且是一种活生生的、 充满

活力的、 资本主义不断寻求新发展阶段的有效动力”⑧ 的现实ꎮ 由此观之ꎬ ＣｈａｔＧＰＴ 类生成式人工

智能的技术价值观作为新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 “副本”ꎬ 持续加深了全球南方国家陷入技术依赖与

文化失语的恶性循环ꎮ
生成式人工智能正深度融入并改变人类认知方式ꎬ 而其数据提取与算法设计等核心技术环节潜

藏着特定的意识形态隐喻ꎮ 这些隐喻经由资本逻辑与技术理性的合谋ꎬ 显露出知识生产秩序与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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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巴别塔效应”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Ｂａｂｅｌ Ｅｆｆｅｃｔ) 指在数字化时代看似信息高度互联的环境下ꎬ 因技术、 语言或文化差异导致的沟

通障碍与信息失真现象ꎮ 这一概念源于 «圣经» 中巴别塔的隐喻ꎬ 即人类因语言分化无法完成通天塔建造ꎬ 而数字技术本欲打破壁

垒ꎬ 却可能因算法偏见、 信息过载、 数字排斥 (如技术鸿沟或文化认知差异) 引发新的 “混乱”ꎮ 参见杜骏飞: «数字巴别塔问

题»ꎬ «当代传播» 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ꎮ
资本与技术的合谋催生出一种 “新封建主义” 的形式ꎬ 即技术巨头凭借其数据优势和算法治理ꎬ 占有更多的网络领土并将

用户的未来殖民化ꎬ 其与用户之间重现了封建领地内部的封建领主与其臣民间的不对等权力关系ꎮ 参见 〔法〕 塞德里克􀅰迪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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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结构异化的社会危机ꎮ 具言之ꎬ 传统知识生产者的创造性劳动被降格ꎬ 成为强制性自愿的数据

原料供给ꎬ 并为智能推荐系统通过用户画像和行为预测所利用ꎮ “在当今数字化进程中ꎬ 算法与智

能机器系统正以空前的规模生成、 采集、 存储、 处理并深度解析海量数据ꎬ 其自主决策机制已渗透

至经济运作、 政治治理及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ꎬ 逐步削弱了人类在关键决策中的主导地位”①ꎮ 这一

异化的社会现实ꎬ 与数字殖民主义在全球的意识形态渗透相互交织ꎬ 致使公共领域及其政治伦理本

应遵循的交往理性ꎬ 陷入被工具理性主导的认知困境ꎮ

二、 意识形态隐喻具象化的智能载体与风险样态

意识形态作为主体对象化活动的观念产物ꎬ 其生成过程呈现为一种辩证统一: 一方面ꎬ 将具体

的实践经验升华ꎬ 形成抽象的价值体系ꎻ 另一方面ꎬ 将抽象的观念系统转化为具体的社会实践形态ꎮ
如果说意识形态隐喻对应的是 “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 之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ꎬ 那么其具

象化则表征为 “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② 之从抽象回归具体的过程ꎮ 换言之ꎬ
意识形态隐喻经由特定载体的中介ꎬ 显现其价值理念与社会意义的过程ꎬ 包含着感性经验现象凝练

为概念化的理论范式ꎬ 以及抽象的意识形态具象化为可感知的现实行动两个辩证环节ꎮ 遵循 “具
体—抽象—具体” 的认知路径ꎬ 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意识形态隐喻具象化的一种新型技术中介ꎬ 通

过其处理文字、 图片、 数据等多模态信息的内容生成能力ꎬ 不仅完成了意识形态隐喻从抽象概念到

具体符号的转译ꎬ 也在人机交互过程中衍生出多维度的意识形态传播风险ꎮ
第一ꎬ 智能交互界面的拟人化符号系统导致认知碎片化ꎬ 催生社会价值规范弱化的风险ꎮ 符号

系统作为意识形态隐喻具象化的重要载体ꎬ 其内核在于符号形式 (能指) 与象征意义 (所指) 之间

的对应关系: 文字、 图像等符号通过对特定的文化价值进行编码ꎬ 建构起一套意义传递系统ꎮ 也就

是说ꎬ 意识形态隐喻的抽象价值观念ꎬ 经由符号表征进行具象化呈现ꎬ 实现了从隐性概念向显性传

播的形态转化ꎮ 而在此过程中ꎬ 生成式人工智能凭借其强大的符号处理与意义生成能力ꎬ 为意识形

态在 “能指—所指” 层面的转译机制ꎬ 提供了智能化的载体支撑ꎮ 具体而言ꎬ 用户输入的自然语言

问题 (表层符号形式)ꎬ 经由模拟神经网络的语义编码与重构机制ꎬ 将原始问题转化为新的符号表

达形态ꎮ 这一 “输入—转换—输出” 的认知闭环ꎬ 构造了一个具体符号形式与抽象意识形态相互融

合的拟真化场境ꎮ 而问题在于ꎬ 在持续进行的 “提问—反馈” 人机交互中ꎬ 技术表象背后的资本逻

辑逐渐显现ꎬ 并通过系统性价值预设ꎬ 不断重塑用户的认知定式ꎬ 从而建构起一种具有数字资本主

义特征的意识形态再生产模式ꎮ 一方面ꎬ 生成式人工智能利用语言模型对人类思维进行符号仿真ꎬ
这种处理方式将抽象的算法逻辑包装成具有拟主体性的交互对象ꎮ 当机械运算被符号化为能够引发

“情感共鸣” 的智能对话时ꎬ 技术理性便以脱离客观实在的具象符号为载体ꎬ 悄然完成了意识形态

的自然渗透ꎮ 另一方面ꎬ 人机交互的智能界面能够模拟人类在不同情境下的思维图式ꎬ 其关键在于

将完整的思维活动分解为可量化的符号单元ꎮ 这种碎片化的符号切割过程ꎬ 导致主体认知发生异化

而丧失整体性ꎬ 最终沦为数字化的单向度存在ꎮ 从这一角度来说ꎬ 技术系统的拟人化设计ꎬ 通过具

象化符号重构了主体认知的异化机理ꎬ 与马克思所揭示的 “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ꎬ 他的生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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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规模越大ꎬ 他就越贫穷”①ꎬ 具有悖论性的逻辑同构关系: 如同工人与其产品的关系异化ꎬ 用户与

智能界面交互越频繁ꎬ 其主体意识与社会价值规范的完整性就越易被解构ꎬ 从而陷入 “去中心化”
的碎片化认知困局ꎮ 最终ꎬ 不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社会价值规范ꎬ 都在这种认知格局中持续受到

冲击ꎬ 个体的原子化被确认为唯一真实的存在样态ꎮ
第二ꎬ 大模型训练数据的 “隐性偏见” 固化不平等观念ꎬ 滋生主流意识形态权威淡化风险ꎮ 数

据作为代码化的符号系统ꎬ 经由生成式人工智能特定模式的结构化处理ꎬ 将社会现实转化为可视化

图表与统计模型等数据符号ꎬ 由此ꎬ 意识形态隐喻及其具象化表达被赋予了 “科学化” 的虚假外

壳ꎮ 然而ꎬ 这一表象上客观中立的数据筛选过程ꎬ 掩盖了训练数据中既有的性别歧视、 种族偏见和

阶层固化等不平等现实ꎬ 从而为意识形态传播设定了消解异质性观念的 “过滤器”ꎬ 致使隐藏在意

识形态背后的权力关系得以合法化伪装ꎮ 例如ꎬ 美国司法系统广泛使用的一种算法对非裔美国人持

有偏见ꎬ 即便该算法已经将罪犯的年龄、 性别、 犯罪史和未来的犯罪行为一并考虑在内ꎬ 该算法将

非裔美国人划分到高风险犯罪类别的可能性仍高出其他族裔 ４５％ ②ꎮ 这一基于数据偏见的意识形态

操控及其隐性符号权力ꎬ 本质上延续了 “对象化劳动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与活劳动相对立而成为支配

活劳动的力量”③ 的颠倒逻辑ꎬ 因其深层结构都在于人类创造的客体反过来支配人自身ꎬ 形成异化

的生产关系ꎮ 区别仅仅在于ꎬ 数字时代的权力运作ꎬ 从经济领域的显性控制转向意识形态领域的隐

性符号支配ꎬ 这突出表现为ꎬ 以 ＣｈａｔＧＰＴ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ꎬ 既在客观上为现存社会的不平

等结构提供 “科学” 论证ꎬ 又消解了旨在推进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④

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性ꎮ 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ꎬ 平台资本的逐利本性会优先强化

具有传播效力的文化模因 (Ｍｅｍｅ)⑤ꎬ 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因其在现有语料库中缺乏足够的 “能
见度” 而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ꎮ 也就是说ꎬ ＣｈａｔＧＰＴ 类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数据筛选机制与资本逻辑

形成合谋ꎬ 致使数据符号输出的文化内容天然倾向于复刻数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意图ꎬ 从而

削弱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认同感与话语影响力ꎮ
第三ꎬ 算法推荐系统的 “信息茧房” 效应强化了公众认知的同质化倾向ꎬ 引发社会价值共识的

解构风险ꎮ 一个社会中体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 “公约数”ꎬ 既是社会价值共识的具象体现ꎬ
也是社会交往成熟与升华的最终结果ꎮ 然而ꎬ 在算法中介的社会关系网络中ꎬ 这种 “公约数” 的形

成却面临结构性困境ꎮ 正如马克思所言ꎬ “意识 [ｄａｓ Ｂｅｗｕßｔｓｅｉｎ] 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

的存在 [ｄａｓ ｂｅｗｕßｔｅ Ｓｅｉｎ]ꎬ 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⑥ꎮ 意识形态作为受社会物质

生产结构支配的观念形态ꎬ 其隐喻的具象化表达需要依托物质性载体才能获得现实存在ꎮ 在数字时

代ꎬ 算法作为人机交互中动态生成的、 具有特定文化属性的实践机制ꎬ 其 “物质性通常指的是算法

的技术设计逻辑在社会实践和社会交互中的具体展现”ꎮ 也就是说ꎬ 算法系统通过实现抽象观念与

“空间的、 阶层的、 关系的和话语的等多元社会因素的交织与互动”⑦ꎬ 成为意识形态隐喻具象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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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范畴ꎬ 作为文化传播的基本单位ꎬ 表示文化与生物一样存在自然选择ꎬ 即会自然适应不同的环境作出改变、 淘汰没有优势的文化

而留下具有优势的文化ꎮ 参见 〔英〕 理查德􀅰道金斯: «自私的基因»ꎬ 卢允中等译ꎬ 北京: 中信出版社ꎬ ２０２１ 年ꎬ 第 ２６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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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性载体ꎮ 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语义计算能力与互动反馈机制ꎬ 则进一步强化了意识形态隐喻的

具象化表达ꎮ 其一ꎬ 在技术维度上ꎬ 算法模型经由参数化处理实现意识形态渗透ꎮ 生成式人工智能

通过捕捉并分析用户的行为轨迹ꎬ 构建智能推荐系统ꎬ 这一系统将意识形态隐喻的具象化隐匿于个

性化服务的表象之下ꎬ 完成价值观念的具象传播ꎮ 其二ꎬ 在关系维度上ꎬ 算法系统将用户的无偿数

据劳动转化为意识形态再生产原料ꎮ 当用户在 ＣｈａｔＧＰＴ 类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进行搜索时ꎬ 其行为

数据经语料库筛选和提炼ꎬ 被加工成为资本定向塑造主体偏好的生产质料ꎬ 从而实现资本主义意识

形态的日常化渗透ꎮ 其三ꎬ 在空间与话语维度上ꎬ 算法通过信息过滤构建封闭的认知场域ꎬ 致使主

体间对话取向呈现出高度同质化特征ꎮ 一方面ꎬ 算法推荐系统基于用户的历史行为ꎬ 产生主动隔绝

异质信息的 “信息气泡”ꎮ 主体长期接收精准推送的信息ꎬ 导致其批判性思辨能力在碎片化符号刺

激中逐渐钝化ꎮ 另一方面ꎬ 算法系统持续强化特定信息偏好与同质化内容输出ꎬ 制造主体主动排斥

他者的 “回音室”①ꎮ 这种 “让你根本就不相信外部信息”② 的自我隔离状态ꎬ 阻断了集体意志和公

共情感的交流互通ꎬ 从而动摇社会价值共识的根基ꎮ 这也就意味着ꎬ 诱导主体 “只听我们选择的东

西和愉悦我们的东西的通讯领域”③ 的 “信息茧房”ꎬ 通过算法重构认知框架ꎬ 将多元社会交往窄化

为单向符号互动ꎬ 从而使主体陷入数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驯化之中ꎮ
第四ꎬ 深度伪造技术的权力博弈篡改集体记忆ꎬ 加剧意识形态渗透风险ꎮ 拼接、 粘贴、 缝合、

穿越与复制ꎬ 已成为数字时代历史虚无主义与文化虚无主义的最新表现形式ꎮ 深度伪造作为生成式

人工智能的技术症候ꎬ 对社会现实的重塑已然超越单纯工具范畴ꎬ 深度介入社会存在与意识形态关

系的重塑之中ꎮ 从实践逻辑的角度看ꎬ “思想、 观念、 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ꎬ
与人们的物质交往ꎬ 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④ꎬ 主体的具身化交往实践构成意识形态隐喻

之历史在场与意义生成的基础ꎬ 而集体记忆作为社会群体经由日常互动、 行为仪式及权力博弈形成

的共识性认知ꎬ 本质上是意识形态隐喻通过实践活动自我调适的具象化呈现ꎮ 可以说ꎬ 篡改并重构

集体记忆及其符号系统的深度伪造ꎬ 在充当数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隐喻之具象化实践载体的同时ꎬ
也成为解构传统意识形态隐喻生成机制的技术中介ꎮ 就技术实现路径而言ꎬ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生成

对抗网络通过深度学习历史影像ꎬ 将特定事件的视听要素分离并量化为数据参数ꎬ 最终在算法模型

中合成逼真却虚构的仿真记忆ꎮ 然而ꎬ 这一仿真记忆的生成原理本质上颠倒了马克思揭示的认知规

律——— “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⑤ꎬ 结果导致集

体记忆不再是民族历史和文化实践的精神载体ꎬ 而是沦为资本权力推行认知殖民与意识形态渗透的

符号工具ꎮ 原因在于ꎬ 在技术系统编辑记忆符号的过程中ꎬ 历史真相已被置换为可更改与可定制的

数字产品ꎮ 如此一来ꎬ 不仅资产阶级可以虚构工人罢工之历史场景以重构工人阶级的主体意识ꎬ 而

且西方发达国家可以在数字空间中复现殖民时代的权力结构ꎬ 借此虚构殖民地时期文明传播的历史

拟像ꎬ 以解构亚非拉国家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集体记忆ꎬ 进而瓦解其后殖民时代的阶级意识ꎮ 可见ꎬ
深度伪造技术作为意识形态隐喻具象化实践载体的深层逻辑在于: 特定阶级将自身的意识形态诉求

加以对象化ꎬ 使其成为脱离社会关系的 “超历史存在”ꎬ 通过数字技术构建的虚拟空间ꎬ 导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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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解放力量———使事物工具化———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① 的悖论性结果ꎮ 因而ꎬ “深度伪造

不仅仅是不诚实ꎬ 它们具有真正摧毁个体的潜力”②ꎬ 其以拟真替代本真、 以再生替代本源的技术异

化ꎬ 意味着 “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③ 的资本原始积累ꎬ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实现了

“赛博空间殖民”④ 的形态嬗变ꎬ 而不变的是资本增殖逻辑及其权力意志对主体身心的系统性剥削ꎮ
生成式人工智能正通过多种数字技术手段ꎬ 重塑意识形态隐喻的具体表达形式与其具象化过程ꎮ

与此同时ꎬ 生成式人工智能自身也成为数字意识形态渗透与话语权力博弈的新型场域ꎮ 详言之ꎬ 智

能交互界面以拟人化对话引发情感共鸣ꎬ 将价值引导融入日常交流情境ꎬ 削弱主体的理性判断ꎻ 大

模型训练数据中隐含的社会偏见在生成内容时与结构性不平等相耦合ꎬ 弱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公共权

威ꎻ 算法推荐系统基于用户画像构建 “信息茧房”ꎬ 解构了代际与群体之间的价值共识ꎻ 深度伪造

技术通过生产高仿真内容ꎬ 制造虚实交织的集体记忆ꎬ 冲击主流意识形态的真实性根基ꎮ 这一系列

由技术中介引发的意识形态风险ꎬ 本质上体现了数字权力扩张与相应规制滞后之间的矛盾ꎮ 因而ꎬ
迫切需要出台技术伦理与制度规范协同的应对策略ꎬ 以平衡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变革与其意识形

态治理之间的动态关系ꎮ

三、 生成式人工智能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的应对策略

意识形态包含结构形式、 核心内涵和动力机制等构成要素ꎬ 其中任一要素发生嬗变ꎬ 都可能

引发意识形态体系的适应性调整甚至根本性变革ꎮ “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ꎬ 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

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⑤ꎮ 如今ꎬ 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嵌入意识形态的生产与传播ꎬ 其拟人

化的表达方式和训练数据中存在的偏见ꎬ 导致主体认知的单一化倾向ꎮ 同时ꎬ 算法黑箱与技术霸

权的资本化操控ꎬ 催生出价值导向的隐性规训等意识形态风险ꎮ 这些意识形态风险ꎬ 与生成式人

工智能自身附带的 “人类最后的发明” 等隐喻叙事ꎬ 及 “人工智能取代人类” 等错误思潮的冲击

有关⑥ꎮ 但其矛盾根源在于ꎬ 既有的意识形态调适机制ꎬ 难以适应智能技术革命所催生的新型社

会关系ꎬ 两者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的张力ꎮ 换言之ꎬ 数字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是社会矛盾与认知偏

差的生成系统ꎮ 这种社会样态具有双重异化机制: 一方面ꎬ 生成式人工智能被异化为替代劳动者

的剥削工具ꎻ 另一方面ꎬ 通过侵占主体生活空间、 消解人类反思能力、 瓦解传统生活模式等途

径ꎬ 造成了意识形态内在结构的断裂及其具象化过程的扭曲ꎮ 在此背景下ꎬ 要突破生成式人工智

能强化 “技术统治论的命题作为隐形意识形态 (ａｌｓ Ｈｉｎｔｅｒｇｒｕｎｄ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ꎬ 甚至可以渗透到非政治

化的广大居民的意识中ꎬ 并且可以使合法性的力量得到发展”⑦ 的异化困境ꎬ 既需要从根本上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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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变革这种 “人工智能资本主义”① 的生产组织形式ꎬ 又需要重构人本主义的技术伦理范式ꎬ 最

终促成智能技术与人类文明的协调发展ꎮ
第一ꎬ 立足科技自立自强ꎬ 独立自主地创新人机交互的价值观引导路径ꎮ 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

整合自然语言处理与情感计算分析方法ꎬ 构建具有拟人化特征的交互符号系统ꎬ 在塑造用户自主体

验感知的同时ꎬ 依托碎片化信息传递的底层技术架构ꎬ 通过持续动态渗透模式ꎬ 逐步形成认知干预

效果ꎮ 也就是说ꎬ 主体在信息流中惯于接受即时性与片段化的反馈ꎬ 这不仅在虚假的情感投射中模

糊了人机边界ꎬ 而且挤压了系统性价值观念的完整构架ꎬ 致使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被分解为离散的

认知单元ꎮ 这一变化的运作机理在于ꎬ 作为 “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 “对象化的知识力

量”②ꎬ 生成式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人类生理机能与主观意识的技术物化形式ꎬ 这一 “属人性” 决定了

其必然通过拟人化情感表达等符号系统ꎬ 构建并依托人机交互载体ꎬ 既塑造主体的认知框架ꎬ 又重

构社会的价值体系ꎬ 最终实现意识形态的传播与强化功能ꎮ 因而ꎬ 建立技术伦理与社会价值相统一

的校准原则ꎬ 成为人机协同进化框架下创新价值传导路径的必然要求ꎮ 为此ꎬ 智能界面的人机交互ꎬ
既要维持自然语言生成的情感吸引力ꎬ 又要推动社会价值规范的数字化传播ꎮ 为此ꎬ ＤｅｅｐＳｅｅｋ 等国

产大模型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了突破性进展ꎬ 其经由显性价值观标识系统与隐性语义编码技术的有机

融合ꎬ 构建起既具备人类思维特征又避免完全拟真化的智能交互范式ꎮ 具体而言ꎬ 在技术模型中设

置人机对话边界ꎬ 明确人机交互范围ꎬ 同时运用语义增强技术ꎬ 拓展核心价值概念的应用场景ꎮ 这

样ꎬ 既有效规避了过度拟人化导致的文化符号误读风险ꎬ 又摆脱了传统价值传递的机械式灌输局限ꎬ
最终达成 “技术拟人” 与 “价值育人” 的辩证统一ꎮ

第二ꎬ 探索数实相融的意识形态治理体系ꎬ 推进数据偏见与认知偏差的动态矫治ꎮ 生成式人工

智能的训练数据ꎬ 归根到底来源于人类生产生活的现实实践ꎮ 作为一种参与社会生产的技术形态ꎬ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深刻体现了生产力变革与技术实践创新的融合共生ꎮ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

的ꎬ “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ꎬ 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ꎬ 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ꎬ 人们

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③ꎮ 生成式人工智能嵌入社会物质关系与意识形态观念的技术特

性ꎬ 决定了其大模型训练数据中潜隐的价值偏向ꎬ 既根植于现实社会固有的结构性不平等ꎬ 又通过

数据权力再生产过程形成新的认知偏差ꎮ 这一现象不仅激化了既有社会矛盾ꎬ 而且削弱了主流意识

形态在信息传播中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引导功能ꎮ 可见ꎬ 为了实现数据筛选的去等级化ꎬ 一是要突

破支撑这一机制的社会认知框架ꎬ 二是要将技术理性批判与社会制度批判有机结合ꎬ 强化主流意识

形态对数据应用的价值引领ꎮ 具体来说ꎬ 在物质生产领域ꎬ 推动数据治理赋能社会治理ꎬ 通过统计

模型系统分析训练数据的阶层分布、 地域覆盖及文化特色ꎬ 精准识别资本权力运作导致的边缘群体

数据缺位问题ꎮ 例如ꎬ 可借助分布式的数据标注网络ꎬ 吸纳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与数据采集与验证ꎬ
以技术实践的真实性矫正数据认知的片面性ꎮ 相应地ꎬ 在意识形态领域ꎬ 构建生成式人工智能伦理

审查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衔接机制ꎬ 推动主流意识形态成为数据筛选的核心校验标准ꎬ 从而将数据权

力的话语垄断程序转化为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实践平台ꎮ 如此一来ꎬ 这一 “防止人类在现存社会组

织慢慢灌输给它的成员的观点和行为中迷失方向”④ 的动态矫治机制ꎬ 实现了追求数据配置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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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原则与维护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的辩证统一ꎮ
第三ꎬ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算法逻辑ꎬ 构建多元信息主体协同交互的融合机制ꎮ 基于用户个性

化标签的算法推荐系统ꎬ 利用数据画像与行为追踪技术ꎬ 形成了所谓的 “信息茧房”ꎮ 这一现象的

本质ꎬ 是资本逻辑将信息传播异化为价值增殖工具的技术表现ꎮ 其表面上似乎迎合了用户的多元化

信息偏好ꎬ 实则却将用户禁锢于 “一个封闭的意识世界”ꎬ 或者说 “一个由给定程序、 规则和方法

所明确界定了的有边界的意识世界”①ꎮ 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ꎬ 平台算法将主体倒置为数据对

象ꎬ 使其屈从于纯粹工具主义逻辑ꎮ 这一异化机制通过将劳动过程量化并嵌入日常生活ꎬ 将剥削作

为一种社会关系 “隐藏在 ‘玩’ (ｐｌａｙ) 的结构之中”②ꎬ 导致主体在看似自由的选择中沦为资本的

附庸ꎮ 同时ꎬ 对于难以被度量或被转化为经济价值的意识形态观念ꎬ 算法也通过 “追踪我们的每一

种情绪ꎬ 并在我们的消费选择、 人际关系和工作机会中不断地操纵我们”③ꎬ 侵蚀主体的理性思辨能

力与公共交往的话语空间ꎬ “不制造帮助我们过上我们想要生活的产品ꎬ 也不帮助我们成为我们希

望成为的人ꎮ 它们制造的产品是为了实现它们自己的目标ꎬ 尽可能多地从我们身上获取数据以谋取

利益”④ꎮ 要破解这种算法操控ꎬ 关键在于打破平台资本对数据资源的垄断ꎬ 解构算法霸权构建的信

息认知体系ꎬ 以此在算法系统中引入多元价值共融的协同治理机制ꎮ 一方面ꎬ 建立个人数字信息的

公共转化系统ꎬ 通过完善以社会效益评估为核心的算法权重调节规制ꎬ 提升算法对多元价值内容的

辨识能力与推送效能ꎬ 最终推动用户行为数据转化为公共文化资源ꎬ 避免其沦为资本垄断的私有财

产ꎮ 另一方面ꎬ 打造多方协同的算法透明化监督体系ꎬ 形成 “政府监管—平台自律—用户参与” 的

三维治理构架ꎬ 既要运用算法技术模拟不同社会群体的意见表达ꎬ 又要求平台在算法中设置公共议

题推送的固定比例ꎬ 从而将算法系统转化为凝聚社会共识的技术载体ꎬ 而非消解价值共同体的异化

力量ꎮ 这一治理范式既是对 “机器ꎬ 用马克思的话来说ꎬ 就成了资本用来对付工人阶级的最强有力

的武器”⑤ 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回应ꎬ 也是为算法民粹主义祛魅ꎬ 进而走向算法

民主的实践路径ꎮ
第四ꎬ 面向数字治理共同体ꎬ 实现技术民主驱动的全球数字平权生态ꎮ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的批判视角来看ꎬ 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算法霸权与数据垄断篡改历史记忆ꎬ 而深度伪造技术作为

其具象化呈现ꎬ 本质上延续了资本主义技术拜物教的逻辑体系以及西方中心主义的观念形态ꎮ 当科

技寡头将用户行为数据转化为可操控的符号商品时ꎬ 其借助数字生产资料的垄断地位ꎬ 既主导了意

识形态的传播格局ꎬ 又扭曲了劳动者对价值创造过程的客观认知ꎬ 致使非西方文明的集体记忆被西

方 “普世价值” 的话语叙事所收编ꎬ 最终演变为西方数字文化的附属品ꎮ 为应对这一 “资本—技

术” 复合体及其技术专家治国论的意识形态挑战ꎬ 安德鲁􀅰芬伯格 (Ａｎｄｒｅｗ Ｆｅｅｎｂｅｒｇ) 提出技术民

主化理念ꎬ “把用户、 工人和副作用的受害者联系”⑥ 起来ꎬ “赋予那些缺乏财政、 文化或政治资本

的人们接近设计过程的权力”⑦ꎮ 该理念的核心在于推动多元社会主体及其差异化价值观念注入技术

设计环节ꎬ 以实现技术专家的专业技能与利益相关者的体验诉求之间的动态调适ꎬ 从而形成更具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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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性的技术治理模式ꎮ 从这一角度来说ꎬ 强调技术应用与社会价值协同发展的技术民主化ꎬ 与主张

多元主体平等参与数字共同体建设的 “数字平权” 理念深度契合: 二者的价值内核皆在于ꎬ 打破技

术资本对数字权力的垄断格局ꎬ 推动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智能技术和数字资源的开放共享ꎮ
诚然ꎬ “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极微小的一部分可以靠观念上的权利来满足ꎬ 绝大部分却要靠物质的

手段来实现”①ꎮ 意识形态只有经由社会实践活动方能转化为现实力量ꎻ 同样ꎬ 技术民主化与数字平

权理念的实现ꎬ 也只有依托制度创新和协同治理的实践路径ꎬ 才能有效遏制数字霸权主义ꎬ 最终构

建以人民为中心的数字文明新形态ꎮ 从推进共同富裕的数字治理逻辑来看ꎬ 在国内层面ꎬ 核心工作

是培育公众的数字素养ꎬ 通过开展数字扶贫和数字教育等系统性工程ꎬ 弥合群际、 人际、 代际和超

人际 (人机) 之间的数字鸿沟ꎮ 在国际层面ꎬ 面对 “全球人工智能博弈进入了话语权、 规则制定权

和治理权博弈的白热化阶段”② 的国际态势ꎬ 需要倡导各国走独立自主的数字发展道路ꎬ 建立利益

攸关方共同参与的国际数字治理格局ꎬ 以实现技术决策机制的民主化转型ꎮ 这一推动智能技术与治

理权利共生共融的治理体系ꎬ 既是对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理论突破ꎬ 又是我国作为

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参与者ꎬ 为全球技术伦理治理贡献 “中国方案” 的实践创新ꎬ 从而为贯通国内

数字平权建设与国际技术治理变革的双向互嵌ꎬ 开辟了切实可行的发展进路ꎮ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意识形态风险治理与数字文明建设ꎬ 归根结底是社会生产关系适应技术变革

的系统性调整过程ꎮ 面对技术进步受制于资本逻辑与政治伦理失衡的困境ꎬ 既需要通过在人机交互

界面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模块ꎬ 以智能对话实现主流价值观的柔性传播ꎻ 也要建立数据流

动的动态监测系统ꎬ 精准识别技术应用中的认知偏差ꎻ 更要破除 “信息茧房” 与数据壁垒ꎬ 构建多

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数字化公共空间ꎮ 这些治理路径共同指向智能权利共享的技术民主化目标ꎬ 即在

保障劳动者数字权利的基础上ꎬ 通过国际协同治理ꎬ 实现智能技术 “为人的解放作准备” 而非 “使
非人化充分发展”③ 的本质回归ꎮ 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的时代诠释ꎬ 也是构建数字命运共

同体的实践基础ꎮ

结　 语

系统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研发应用中的意识形态倾向及其潜在风险样态ꎬ 本质上指向对人类

主体与人工智能体如何共生共存的深度反思ꎮ 当前学界的主流观点总体是乐观的ꎮ 学者普遍认为ꎬ
生成式人工智能只是 “在特定领域内类似、 等同或者超过人类智能 /效率但不具备自我意识的机器

智能”④ꎬ 作为效率工具的革命性突破ꎬ 人工智能实质上仍是扩展人类主体认知的辅助系统ꎬ 故而无

法真正取代人类在劳动创造与情感交互中的主体地位ꎮ 相反ꎬ 以斯蒂芬􀅰霍金为代表的持审慎立场

的学者则相对悲观ꎬ 担忧人工智能技术自主性的膨胀: “数以百万计的生物机器汇聚在一起的智能ꎬ
也许某天可以与人类自己的创新能力相匹敌􀆺􀆺人造世界就像天然世界一样ꎬ 很快就会具有自治力、
适应力以及创造力ꎬ 也随之失去我们的控制”⑤ꎮ 这两种立场之间的辩证张力ꎬ 实则反映出人机关系

存在两种可能的发展路向: 当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服务于资本运作逻辑时ꎬ 其算法黑箱与数据操控

能力可能演变为新型认知霸权ꎻ 但如若回归 “技术为人” 的人本主义导向ꎬ 则有望建构一种新的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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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伦理新范式ꎬ 让技术发展真正促进人类文明跃升ꎮ
习近平主席在致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的贺信中强调: “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ꎬ 正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 生活、 学习方式ꎬ 推动人类社会迎来人机协同、
跨界融合、 共创分享的智能时代ꎮ”① 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人类劳动创造的高级成果ꎬ 其技术伦理的

终极价值ꎬ 应始终聚焦于一个根本目标: 确保技术创新始终服务于提升人类的主体性并彰显社会的

公共性ꎮ 为此ꎬ 技术伦理不能只停留于抽象规范层面ꎬ 而是要积极推动其转化为涵盖保障数字权利、
尊重多元文化和维护全球正义的具体实践ꎮ 唯有如此ꎬ 生成式人工智能才能真正复归 “是人的本质

力量的对象化和现实化ꎬ 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和自我确证”② 的本质属性ꎬ 从而避免沦为异化社

会关系与认知结构的新型意识形态载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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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８０ 页) 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规则和伦理标准的平衡性框架ꎬ 建立开放、 公平、 包容

的全球人工智能技术治理体系ꎬ 在算法模型、 数据安全、 算力基础设施等关键领域共建全球技术标

准协同机制ꎬ 联合培养高水平数字人才ꎬ 探索建立针对人工智能不当研发和应用的全球多边治理体

系ꎬ 使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朝着智能向善和增进全人类福祉的目标迈进ꎮ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ꎬ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受资本积累逻辑驱动ꎬ 导致了失业加剧、 脱实向虚与财

富分化等相关问题ꎬ 这表明资本主义无法构建有效发展智能生产力的经济、 社会治理体系ꎬ 更无法

提供数字经济成果普惠共享的制度保障和价值共识ꎮ 因此ꎬ 只有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ꎬ 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ꎬ 处理好技术变革与共享繁荣的辩证关系ꎬ 才能实现人工智能社会主义应用的财富红

利惠及全体人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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